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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日常灯具燃料的来源与加工 

刘兴林 邓雨菲
1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汉代是灯具的繁荣时期，照明燃料有动物油脂（或蜜蜡）和植物膏油两类。仿器皿造型的陶质膏油

灯是民间普遍的照明用灯。汉代文献记载的照明燃料只有从瓠籽和大麻（火麻）子中提取的油。结合当时条件进行

试验，结果表明，汉代可能用水煮法提取灯油，以麻纤维搓制灯芯燃灯。汉代大麻和瓠种植普遍，煮法制油简便易

行，灯芯材料易得，陶灯器形简单，选用随意，以瓠、麻油为主要燃料的陶灯解决了汉代广大百姓的日常照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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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灯具大发展的时期。以往学界多把注意力集中于灯具器形本身，对其进行类型的分析、艺术角度的考察、

制造技术和实用功能的研究。关于燃料问题，虽有一些与灯具类型相对应的探讨和灯具燃料类型发展演变的研究，提出了动物油

脂、植物膏油和蜜蜡（或称脂蜡）等不同燃料种类的粗略划分
1
，但很少涉及燃料的来源和制取。要解决照明问题，必须关注照

明燃料的供应，特别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普遍使用的照明燃料的制作和来源。因此，有两个相关联的问题需要注意，一

是汉代社会最普遍的照明燃料是什么，二是主要燃料的制取和供应情况如何。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可以为汉代民间照明燃料问

题的解决找到比较可靠的依据。 

一、膏油灯是汉代普遍的照明灯具 

考古发现的汉代灯具种类繁多，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出现多种分类体系。现在通行的灯具分类

法基本都以造型为依据，如叶小燕按灯具造型将战国秦汉灯具分为两大类，即取形于动植物或人物的象生形灯和取形于日用器

皿或有所演化的象物形灯。每一大类下又细分为若干小类，如象生类有人俑灯、牛灯、朱雀灯、凤灯、雁足灯、象征花树的连枝

灯等，象物类有豆形灯、盘灯、卮灯、三足炉形灯、行灯、拈灯、奁形灯、耳杯形灯等 2。象生类灯造型复杂，装饰效果显著，

以铜灯为主。象物形灯造型简单，仅具灯盘、灯座、器柄，质朴实用，以陶灯为主。麻赛萍《汉代灯具研究》收集了 2013年及

以前所出汉代灯具资料，按质地分有陶灯 961、铜灯 357、铁灯 134、玉石灯 22、木灯 2件 3。陶灯占绝大多数，基本都是象物形

的灯。简朴实用的象物形灯是最普通和普遍的照明用具，因此也是民间普遍使用的灯具形式，叶小燕的分类也可以较大程度地反

映灯具使用者的阶层问题。 

按照燃料划分，灯具又可分为固态燃料（含动物油脂、蜜蜡等）灯和液态燃料（植物膏油）灯两种，它们与灯具的构造密切

相关。不管灯具取何种造型，从灯盘的内部结构来看，总体上可分为有钎灯和无钎灯两种。有的内部有粗短的圆柱或马鞍形凸

起，与尖头的支钉状灯钎明显不同，可归入无钎类型。灯钎是灯盘内尖突的支钉，是专为插烛而设的（少数作管状，可将烛插入

管中，与灯钎同等看待）。烛最初是束竹木草杆的火把（炬）。《山海经·西山经》：“祠之用烛……烛者，百草之未灰。”袁珂释

文：“所谓烛，便是用百草束成的火把，当它还没有烧成灰的时候就叫烛。”4郝懿行注：“此盖古人用烛之始，经云‘百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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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是知上世为烛，亦用麻蒸苇苣为之。”麻蒸是去皮之麻秆。《周礼·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唐贾公彦疏：

“庭燎所作，依慕容所为，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束竹木、麻秆、苇苣，灌以油脂、蜜蜡即成为可以

点燃的烛。汉代铜灯有自铭为“烛豆”
5
、“烛盘”

6
、“烛行锭”

7
者，指明是插烛之灯。 

据麻赛萍统计，汉代灯具有钎者占 18.5%左右，绝大多数是金属灯具，其中铜灯中有钎者就占总数约 54.3%，铁灯约18.1%，

陶灯只有 5.1%左右。只有灯盘基本形态而无内部微结构的灯占到总数的 80%左右，这还不包括灯盘带流口或盘内有马鞍形支撑

而无灯钎的灯。她把灯钎的有无作为固态燃料灯和液态燃料灯的判断依据：有钎灯供插烛，使用固态燃料，即动物油脂、蜜蜡之

类；无钎灯使用液态植物膏油。从而认为“汉代燃料在普及程度上以液态燃料为主，占 80%以上”，“战国秦汉时期用于上层社

会的铜灯较普遍地采用了动物油脂、蜂蜡、脂烛之类的固态燃料”8。这个结论大致是正确的。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铜卮灯

（1︰5087），整体为带盖直筒杯形，盖反置为灯盘，灯盘中心有一铜钎。杯内残留灰绿色烛块，经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用红外

光谱法鉴定，“烛块”属动物脂类，谱图与牛油一致 9。江苏盱眙大云山 1号汉墓西回廊下层出土灯具基本都是带钎铜灯，伴出

约 1000 克的块状物，经分析，其成分可能为蜂蜡 10。 

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残的青铜灯，一件为釭灯（烟道灯），一件为雁足灯。据对灯盘中残留物进行的附以热裂解——气

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灯盘中的残留物进行理化分析，确认它们是以蜂蜡为燃料的，形态学分析也显示出残留物形态和内

部结构经过反复熔融和冷却凝固 11。灯盘中虽未见灯钎，但釭灯灯盘稍偏于一侧残破一圆洞，应该与置钎位置有关。雁足灯是环

形灯盘，残缺过甚，现在所见环形铜灯盘多带等距离的三个支钉，如大云山 1号汉墓所出鹿灯（M1Ⅰ︰3609）的灯盘（图一）12。

海昏侯墓的这两件标本应该都是带钎的灯。 

 

图一//大云山 1号汉墓出土铜鹿灯灯盘 

出土铜灯以蜡为燃料的例子还有：湖南长沙沙湖桥 F4号西汉墓出土的 2件豆形铜灯，“出土时灯盘中蜡泪满盘，并有残余

的烟烬”；A45 号西汉墓出土铜灯 1件，“旁边尚有残余的白蜡”[13]；长沙杨家大山 401号汉墓出土灯具中灯盘中残留蜡[14]。因

报告或无线图，或因照片角度问题，不明灯盘中的结构。商承祚在《长沙古物闻见记》中也提到“汉墓偶有黄蜡饼发现”，并推

测：“岂以之代膏邪？”[15]长沙一带汉墓多见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当然带钎灯不一定都是燃脂灯，也可以是燃油灯。广西合浦风门岭汉墓出土铜灯（M23B︰11-2）的支钉上残存有灯芯，灯芯

系“三股绞缠而成，下部开叉搭在灯盘中吸油之用。灯盘内还有油料的残余”13。广西合浦母猪岭汉墓的一件长把三足铜灯（M1

︰7），“出土时灯盘内尚有未燃尽的灯草，……盘中心有一灯柱，稍高出盘口”
14
。灯芯用的是软质可扭绞的材料，这里的灯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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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挑灯芯的装置。因此，带钎灯也可以是燃油的，液态燃料灯的比例肯定要超过 80%。 

灯具发现数量众多，能确定以蜡为燃料的为数甚少。动物油脂虽是肉食的副产品，但也非普通寻常之物。先秦以至汉代，肉

食者都指高位厚禄之人。《左传·庄公十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盐铁论·国疾》中贤良把“婢妾衣纨履丝,匹庶粺饭

肉食”作为“无而为有，贫而强夸，文表无里”之风的表现之一。处于社会下层而人口比重最大的普通百姓人家，燃脂照明自然

会受到原料来源的限制。 

基于前述灯具质地、类型以及铜灯、陶灯带钎比例的分析，可以认为，汉代百姓日常的照明问题基本是靠油灯解决的，而且

陶质的象物形器皿类油灯是他们的日常用灯。植物膏油灯的普及也决定了汉代社会对植物灯油的巨大需求。下面专谈植物液态

燃料问题。 

二、汉代灯油的主要原料 

早在东周时期已经有液态植物油的利用。《礼记·内则》：“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

东汉郑玄注：“脂，肥凝者。释者曰膏。”调和脂用葱，调和膏用薤
15
。膏是液态的。《礼记·内则》：“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

以膏，曰淳母。”一个“沃”字也说明了膏的性状。《礼记》非一人一时之作，编定成书的年代可以晚至汉代，但其所记内容是

以先秦社会为背景的，具体地说，《礼记·内则》成篇于战国中期 16。这说明至迟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从植物种子中获取

食用液态油的技术，但液态油的原料问题并不明朗。后世用作油料的作物很多，但在汉代，文献中明确记载的照明油原料只有大

麻（火麻）子和今日不常用的瓠（葫芦）种（图二）。 

先说瓠种。《齐民要术》引西汉《氾胜之书》种瓠篇：瓠“破以为瓢，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
17
。又东

汉崔寔《四民月令》八月“可断瓠作蓄”，本注：“瓠中有实，以养猪，致肥；其瓣以烛，致明者也。”18瓠即今之葫芦。葫芦

品种很多，以短颈大腹者为常见。“白肤”是指葫芦的瓤。《说文·瓜部》：“瓣，瓜中实。”清段玉裁注：“瓜中之实曰瓣，实

中之可食者当曰人（仁），如桃杏之人。”瓠为瓜类，未成熟时可作为蔬菜食用，成熟后可对开为瓢，用瓠种作烛照明则是开发

利用。 

万国鼎释文：“里面黄白色的肉，可以养猪，把猪养肥。瓠的种子，可以制烛照明。”他没有进一步解释用瓠籽如何制烛照

明 19。石声汉主要解释了烛的问题：“古代的‘烛’或庭燎，是在易燃的一束枝条（如干芦苇，艾蒿，或沤麻剩下的麻茎）等材

料中，灌入耐燃而光焰明亮的油类（或夹入含油颇多的物质）点着后，竖起来照明的。这就是现在的‘火把’，或‘火炬’（‘炬’

是‘烛’的别字）。蜡烛是指其中小形的一种。”
20
对于瓠种子的具体利用仍语焉不详。许倬云说：“种植瓠，不仅是为了拿它来

做饲料与瓢，也是为了制造蜡烛。”21瓠与蜡不相干，将烛译为蜡烛显然是不合适的。《氾胜之书》说种瓠“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

百瓢……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从中可以体会到瓠种是汉代人比较常用的照明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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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大麻子和瓠（葫芦）籽 

葫芦籽扁长，壳厚仁薄，不易剥取。经试验，无论以麻茎还是其他细软之物夹杂瓠仁粉末都无法点燃，因此汉代人必定是从

瓠籽中取油照明的。元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三·瓠》：“夫瓠之为物也……肤瓤可以喂猪，犀瓣可以灌烛。”22犀、瓣同义，

皆为瓠籽。《诗·卫风·硕人》：“齿如瓠犀。”南宋朱熹《诗集传》：“瓠犀，瓠中之子。”《本草纲目·菜部·壶卢》作“浇

烛”：“肤瓤可以养豕，犀瓣可以浇烛。”23。《氾胜之书》“作烛”、《四民月令》“以烛”也应同“灌烛”“浇烛”之意。因

此，“作烛致明”“其瓣以烛”应该理解为“用瓠的种子制油点灯照明”。 

再说大麻子。《齐民要术·种麻子》引《四民月令》：“苴麻，子黑，又实而重，捣治作烛，不做麻。”24大麻又称火麻、黄

麻，它雄雌异株，雌麻为苴，结子，牡麻为枲，有花无实。《齐民要术·种麻子》说“止取实者，种斑黑麻子”，自注：“斑黑

者饶实。”斑黑者以苴麻为主，这就是《四民月令》所说的“苴麻，子黑”。麻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纤维植物，麻子也常被列为“五

谷”之一，种植大麻本以制衣和食用为主要目的，麻子作烛照明第一次见诸记载。 

用苴麻子作烛，《四民月令》用了“捣治”一词，较之以瓠籽“作烛致明”似乎更具体一些，但捣成粉状的麻子不管如何制

烛同样无法点燃。所谓“捣治”只是制取火麻油的一道重要工序，同瓠瓣作烛致明一样，用作照明的是液态火麻油，液态油是麻

子经“捣治”后的产品。 

后世也多用火麻油点灯。《齐民要术·荏、蓼》：“麻子脂膏，并有腥气。”有腥气显然不是指芝麻油，应是火麻油。如果有

其他的食用植物油，火麻油肯定不会是人们的首选，“麻子脂膏”最大的用途应是照明。明卢翰《月令通考》：二月“种麻子……

收子打油燃灯，可油诸物”。明冯应京《月令广义》、戴羲《养余月令》“种麻”条皆说“田边宜种，遮六畜，其子可压灯油”。

麻与灯油的对应，说明火麻油最主要的用途是照明而不是食用。南宋庄季裕《鸡肋编》：“油通四方……而河东食大麻油，气臭，

与荏子皆堪作雨衣。”现在广西火麻之乡巴马所产火麻油，经过多道加工，异味、腥气大减，成为食用油中的上品，应另当别论。 

除了瓠和大麻，秦汉时期可能还有其他的照明油料来源。 

四川成都、德阳等地出土东汉画像砖上有采桐子的画像。“桐油是西南地区的特产，它是农村主要的林副产品，更是古代人

们照明的必需品，拥有桐林在汉代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25。四川地区盛产桐油，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里民间仍以

桐油灯照明。战国秦汉时期漆器上的油彩纹样就是用桐油调色描绘的。不过，古代油桐种植远不如瓠和麻普遍，其产量也应是有

限的。 

芝麻含油量高，汉代也有种植。芝麻又称胡麻、苣胜、方茎、脂麻、油麻等 26。《氾胜之书》区种法：“胡麻相去一尺。”

《四民月令》有二月、三月、四月可种胡麻的文字，又五月“糶大、小豆、胡麻”。可见胡麻在两汉时期种植颇多。但汉代文献

并无芝麻取油的记载，直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仍不见芝麻油的利用。《齐民要术·胡麻》记：“《汉书》张骞外国得胡麻。”

（按：《汉书》并无此记载）贾氏自按：“今世有白胡麻、八稜胡麻。白者油多，人（仁）可以为饭，惟治脱之烦也。”27虽然认

识到白胡麻油多，但只是“可以为饭”。东汉刘熙《释名·释饮食》：“胡饼，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胡麻在饮

食中的应用与今日相类似。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常被作为重要油料作物的大豆虽然也是先秦两汉时期种植颇广的作物，但由于大豆制油难度大，直到宋

代以后才有豆油利用的记载。北宋《物类相感志》最早出现“豆油”，“豆油煎豆腐，有味”，“豆油可和桐油作艌船灰，妙”。

两条记载分见该书“饮食”类和“杂著”类 28。 

虽然不见记载的并非一定没有，但明确记载了的应该就是相对多见的。瓠和大麻应该是汉代最常见的灯油原料。来自瓠籽和

大麻子的液态油是汉代使用最广泛的照明燃料，那么，汉代人如何从瓠籽和麻子中提取液态油，又怎样实现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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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物灯油制取和照明的可行性 

（一）制油工艺蠡测 

元王祯《农书·农器图谱·杵臼门·油榨》记：“凡欲造油，先用大镬爨炒芝麻，既熟，即用碓舂，或辗碾令烂，上甑蒸过。

理草为衣，贮之圈内，累积在槽；横用枋桯相拶，复竖长楔，高处举碓或椎击，擗之极紧，则油从槽出。此横榨，谓之卧槽。立

木为之者，谓之竖槽，傍用击楔，或上用压梁，得油甚速。”29 椎是捶击用的大锤。这是击打木楔、步步紧逼挤压榨油的方法。

20世纪 80年代以前这种土法榨油是乡间常见的实用技术，今天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笔者亲见江苏溧阳南山景区门外的铁杵撞

榨制菜籽油的表演场景，云南依鲁木槌撞榨的古法压榨菜籽油技艺被列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证据表明汉代有利用钝击冲

力步步逼紧持续挤压的技术，北魏《齐民要术》才见压榨制油的记载，《蔓菁》：“一顷收子二百石，输与压油家，三量成米。”

《荏、蓼》：“收子压油，可以煮饼。”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膏液第十二·法具》记“榨法”以外的方法：“北京有磨法，朝鲜有舂法，以治胡麻……北京

磨麻油法，以粗布袋捩绞。”30舂法是借助外力锤击含油量高的油料，在瞬间重击下将油料中的油挤出，与压榨法原理相似。汉

代碓、臼比较多见，但若击碓取油，臼窝底部要有下油的孔槽，而目前所见的汉代石臼内都不见有孔，对汉代是否使用这种击法

取油不便作过多的推测。磨法制油适用于含油量高的芝麻、花生等，将油料炒熟磨碎，再炒，装入布袋扭绞，可以使油从渣中挤

出，但出油率极低。若用瓠籽或大麻子，基本不能出油。 

《天工开物·膏液》还记有煮法（亦可称煎熬法）制油：“若水煮法，则并用两釜。将蓖麻、苏麻子碾碎，入一釜中，注水

滚煎，其上浮沫即油。以杓掠取，倾于釜内，其下慢火熬干水气，油即成矣。然得油之数毕竟减杀。”31其法早在明代以前即已

出现。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物理》记：“煎麻油，水气尽，无烟，不复沸则还冷，可内手搅之，得水则焰起飞散，卒不灭。

此亦试之有验。”32该段文字主要是揭示“焰起飞散”的物理现象，而“煎麻油，水气尽”有可能与芝麻煮油有关。《太平御览》

卷六百二十六引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跋摩他日煮油，误浇其指，因谓母曰：‘代儿忍痛。’”跋摩煮取的油可能就是寺

中所用灯油（植物膏油）。宋代《物类相感志》提到煮油的方法：“芝麻一二升，亦可作油。先炒熟了研细，沸汤入煮，壳在汤

内，油在汤面上。”33可见煮法制油出现早，也较常用。 

笔者按照《天工开物》的水煮法，用麻子和瓠籽反复实验，不断改进，最终取得成功。具体实验步骤是：将生麻子150 克置

石臼中舂捣成细末，倒入锅中加水搅拌，猛火煎煮 10分钟，水面有油花浮现，用纱网滤渣后倒入容器中，静置半小时进一步沉

淀细渣，然后轻轻掠取上层水，倒进锅中大火煎煮，至水少时放慢火，水汽熬干后，锅底出现少许暗黄色清亮油，倒入量杯，约

有 10毫升（图三）。麻子的品质会影响出油率，如果对原料进行筛选，得油率还会高一些。舂捣碎料也就是《四民月令》所说的

“捣治”。《诗·小雅·小弁》：“我心忧伤，惄焉如捣。”朱熹《诗集传》：“捣，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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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煮取大麻油的步骤 

用瓠籽煮油，方法步骤相同，但出油率低于大麻子，150克瓠籽得油仅 6毫升左右。瓠籽壳厚仁薄，带壳瓠籽出油率低也属

正常。 

用麻子和瓠籽煮法制油简便易行。汉代臼碓、石磨等都是常见的粮食加工工具，它们自然也可以是油料的碎料工具。纱布过

滤和大锅煎煮也是汉代的日常生活，用碎料、煎煮的办法进行规模化制油在汉代自然也是可行的，当然具体的工具、步骤和做法

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由于渣滓中仍然含不少油，这种粗加工方法对出油率有一定影响，“得油之数毕竟减

杀”，但油渣可以肥田，自然也减少了浪费。瓠籽去壳不易，食用不便，煮油点灯也属开发利用。 

《氾胜之书》说瓠瓣“作烛致明”，没有涉及具体的操作工序。《四民月令》以麻子“捣治作烛”，提到了舂捣，虽然舂捣

不能直接出油，但也指明了其中一个重要步骤。我们不排除其他制油方法的存在，但煮法炼油工具简单易得，技术要求不高，应

是汉代行之有效的提取灯油的方法。 

（二）燃灯试验 

有了灯油，再加上引火装置，自然就可以点灯照明了。灯芯有软硬两种，硬质灯芯束植物茎杆成细柱形，灌动物油脂、蜜蜡

等，插在灯钎上为烛，烛尽火灭。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麻秆、芦苇、苣、藁等都可能在汉代作为硬质灯芯 34。以去皮麻秆

（麻蒸）等所做的烛是常用的硬质灯芯。软质灯芯以柔软植物或植物纤维制成，利于吸油而长时间燃烧照明，是油灯的灯捻。植

物油燃点较高，火苗不会顺着灯捻点燃灯盘中的油。旧时民间豆油灯，一小碗边上搭一棉线搓的灯捻即成。广西合浦风门岭汉墓

“三股绞缠”的灯芯和母猪岭残存的灯草都是油灯上的软质引火灯捻。灯草应即灯芯草，具有较强的吸油性。将灯草做的灯芯搭

在灯盘一侧、流口、中心小台子或灯盘中的马鞍形凸起上，或像风门岭汉墓铜灯那样置于灯盘的支钉上，都可以达到很好的照明

效果 35。 

若无灯草可用，替代物应该不难找到。汉代没有棉花，但木棉利用较早。1978 年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墓船棺发现木棉

布、丝、大麻布、苎麻布等，距今约34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 36。《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到永昌郡（今云南保山）

“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有梧桐

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梧桐木华”柔如丝，可织布。木棉和桐花的丝

纤维较棉花短，但制灯芯还是较理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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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搓制麻纤维灯芯和燃灯试验 

如果以汉代广泛种植的大麻的纤维为材料，也可以制成合用的灯捻。麻纤维既然能织成细布，搓制灯捻自然也不费力。将麻

皮锤捣柔软，梳理后搓成灯芯，将煮取的大麻油或瓠油倒入灯盘中，把麻捻浸油后搭在盘沿，点燃，灯火如旧时民间豆油灯，照

明效果颇佳，并可以持久，说明麻灯捻吸油效果很好。细灯捻火小，粗灯捻火大，可自由选用。麻纤维不似棉线柔软，搓紧实就

有一定的直立性，将麻灯捻依托灯盘沿而立，高于油面，灯火在盘内，不必担心有灯灰落地。灯捻亦可插或依附在灯钎上，或搭

放在灯盘中的圆钝凸起，灯火也即在灯盘中间（图四）。这也可以证明，有钎灯也不一定都是燃脂的，前述广西合浦风门岭、母

猪岭汉墓出土铜灯也说明了这一问题，膏油灯十分广泛。 

瓠和大麻是能够明确的两种主要灯油原料，瓠籽油、大麻油的提取和燃灯简单易行，汉代以瓠、麻籽油为主解决了日常照明

问题，其需求量必然是很大的，其原料生产情况又如何？ 

四、两种燃油原料的生产情况 

社会对瓠、麻油普遍和大量的需求必然要有瓠、麻种植的强力支撑。瓠和麻都是汉代常见的作物类型，有效地解决了灯油原

料的供应问题。 

大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是重要的粮食作物。《诗·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又，“九月叔苴”。

毛传：“苴，麻子也。”麻子又叫蕡，《礼记·内则》：“问所欲而敬进之……菽、麦、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汉代人

注释的“五谷”中常有麻。《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

《周礼·天官·冢宰下》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麻皆居五谷之首。《楚辞·大招》：“五谷六仞。”王逸注：“五谷，

稻、稷、麦、豆、麻也。”麻居五谷之末。《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乙种》有“五谷龙日”。“五谷龙日：子麦，丑黍，寅稷，

辰麻，申戌叔（菽），壬辰瓜，癸葵。”37麻居第四，瓜、葵属菜蔬，不在五谷之列。 

汉代大麻是重要的食粮。《史记·天官书》按顺序记述“八风”和其所主的作物：“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昳，为稷；昳至

餔，为黍；餔至下餔，为菽；下餔至日入，为麻。”《汉书·天文志》也有同样的记载。根据考古发现的作物遗存及出土概率等

综合分析，河南地区汉代作物组合中几种主要作物的排序为粟、黍、麦、麻、稻、豆，陕西地区为粟、黍、豆、麦、稻、高粱、

麻、薏苡，麻都是重要的作物 38。大麻子含油较高，相较于其他作物本来就不易保存，它能够在考古发现的作物组合中有这样的

位置，反映了大麻在汉代的重要性，也可以想见大麻在当时的种植情况。河南新郑工农路西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件小陶壶上有用白

色颜料书写的“麻子”，与壶中的麻子相对应
39
。洛阳烧沟汉墓陶仓题记有“麻万石”等

40
，麻是与粮食等列的作物。《九章算

术》列举若干生产和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应用题例，其中卷二《粟米》有粟与麻等按比例折换的例题：“今有粟五斗太半升，欲为

麻，问得几何？答曰：为麻四斗五分升之三。”“术曰，以粟求菽荅麻麦，皆九之，十而一。”粟、麻折换列入日常应用题例，

说明麻是常见的食粮 41。 

麻同时又是纤维作物。雌麻为苴，麻子是果腹的食粮；牡麻为枲，麻皮是制衣的原料。苴麻以结子为主，麻皮质量不如枲。

中国古代麻与蚕桑解决了全民的衣被问题。《诗·齐风·南山》：“艺麻如之何，衡从（纵）其亩。”“东园之池，可以沤麻。”

桑麻的种植情况是国家贫富的指征。《管子·牧民》：“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立政》：“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于地，

国之贫也。”麻是田畴中常见的作物。西汉刘向《说苑·辨物》记：楚“王子建出守（于？）城父，与城公乾遇于畴中，问曰：

‘是何也？’成公乾曰：‘畴也。’‘畴也者何也？’曰：‘所以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为衣也。’成公乾曰：

‘……今吾子不知畴之为麻，麻之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国语·齐语》：“田、畴均，则民不憾。”孙

吴韦昭注：“谷地曰田，麻地曰畴。”《四民月令》：正月“粪田、畴”，本注曰：“畴，麻田也。”42不知畴之为麻、麻之为衣

则不足为君。《淮南子·坠形训》将桑麻与五谷并列：“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汉书·董仲舒传》：

“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种桑麻可以致富，《史记·货殖列传》：“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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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蚕桑与麻都提供纺织原料，而相对于蚕桑，植麻业更为普遍。麻布是普通百姓的服饰材质，文献常用“布衣”“衣褐者”指

代广大劳动者。《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衣布是常态，而衣帛则是有条件的，从另一

个侧面反映了大麻生产的形势。 

瓠可能是我国原产的瓜蔬类植物，在我国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浮选出葫芦籽遗存。江苏东台开庄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出

土葫芦科的葫芦种子 19 枚，大小与今日小葫芦种子接近 43。葫芦科的植物可能早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已成为栽培植物了 44。先

秦两汉时期，瓠是种植颇广的瓜类。《诗·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瓠），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管

子·立政》：“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汉代文献提到瓠的种植时

常与瓜、菜类并列。王褒《僮约》“二月春分……种瓜作瓠”45，《四民月令》按月份记农事宜忌，“正月，可种瓜、瓠、葵、

芥……”瓠是各种瓜蔬中的一种。瓠在先秦两汉时期似乎并不以大面积种植为主，但是处处可见。《汉书·食货志》：“还庐树桑，

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田边、地头处处种之，其数量累积起来也是相当可观的。《氾胜之书》种瓠“十亩凡得五万

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

外。”种瓠不但可供蔬食，又有得瓢、肥猪、明烛之利。《急就篇》：“园菜果蓏助米粮”，果蓏应同《汉书》瓜瓠、果蓏。瓜瓠

不为谷类，但可蔬食果腹，后世民谚“糠菜半年粮”就是这个意思。惟其多见易得，有果腹之用而无米粮之重，常被作为粗贱之

物的代称。 

瓠又名匏，《说文·瓜部》瓠、匏互训。匏为瓠之一种，可蔬食，经霜后亦可对剖作瓢。民间日用器具非陶即瓢。《论语·雍

也》记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食瓢饮成为简朴生活的代表。2012 年，

河南焦作东城美苑西汉早期单室空心砖墓出土彩绘陶瓢 1件，与今日所见瓢无异
46
。瓢较陶易得，生活日用的需求也增加了瓠的

利用价值，促进了其种植的持续发展。 

麻和瓠虽不是专为制作灯油而种植，但其普遍种植为灯油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两种植物油因此也成为汉代社会十分常

用的灯油。由此可见，农业社会中解决照明问题仍然要以农业生产为后盾。 

五、结语 

《氾胜之书》以瓠籽制烛和《四民月令》捣治麻子制烛的记述是关于汉代植物油来源的两条重要史料。以此为线索，通过对

后世农书中记载的传统制油法的分析，笔者结合汉代所具有的工具类型、原料供应和技术条件对植物膏油的提取和燃灯进行了

试验，结果证明了汉代开发生产瓠、麻植物灯油的可行性。笔者确认陶质的植物膏油灯是汉代社会民间日常用灯的主流形式，这

其中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陶质灯具发现的数量多，器形简单多样，是相对易得之器；二是对应的液态燃料即植物膏油，原料丰富，

制取技术要求不高，是汉代人很容易做到的；三是陶灯具选用随意，繁简皆可，目前考古发现中还存在许多未被识别、但可以用

作灯具的器物。以上三点可以使汉代照明成为寻常之事。本研究只对汉代文献提到的两种灯油原料进行了分析研究，但也不否认

有其他照明燃料的存在，只是总体上仍应以瓠油和大麻油最为普遍，种植业为照明燃料的生产提供了保障。汉代灯油原料以瓠、

麻为主，至于自制为主还是交易所得，日常食用油又多是什么，煮法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制取工艺，这些问题希望以后能够被纳

入到一个大的框架中进行研究。 

（附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2021级硕士研究生张可睿同学参加了制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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